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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强不息，独树一帜”

谨以此书献给兰州大学110周年华诞



献给

我的神秘之友

G. R.



译 者 序

早在 19世纪初，爱尔兰民间文学的早期征集活动大都是本土文人
的个体行为。时光荏苒，这些搜集而来的民间传奇大多湮没在各种不

为人知的小册子里。1888年，时值 23岁的威廉·巴特勒·叶芝（Wil⁃
liam Butler Yeats）出版了一部名为《爱尔兰农夫童话与民间传说》
（Fairy and Folk Tales of the Irish Peasantry）的民间故事集，并于 1892年
推出其续作《爱尔兰神话故事集》（Irish Fairy Tales）；作为“爱尔兰文

学复兴运动”序曲作品，这两部故事集是叶芝搜集整理爱尔兰大地流

传千年的民间名篇，反映了打破英格兰文学浸染、回归本土文化“场

域”的强烈欲望。

作为文集，其作者阵容强大，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叶芝，爱尔

兰第一届总统道格拉斯·海德（Douglas Hyde），爱尔兰历史学家帕特
里克·韦斯顿·乔伊斯（Patrick Weston Joyce），爱尔兰古文物研究者
托马斯·克罗夫顿·克罗克（Thomas Crofton Croker），民俗学家阿尔弗
雷德·珀西瓦尔·格雷夫斯（Alfred Percival Graves），《艺术杂志》总
编塞缪尔·卡特·霍尔（Samuel Carter Hall），小说家杰拉尔德·格里
芬（Gerald Griffin），词曲作家塞缪尔·洛弗（Samuel Lover），诗人威
廉·阿林厄姆（William Allingham），诗人爱德华·沃尔什（Edward
Walsh），诗人克拉伦斯·曼根（Clarence Mangan），塞缪尔·弗格森
（Samuel Ferguson）爵士，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的母亲简·
弗朗西丝卡·阿格尼斯（Jane Francesca Agnes）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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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两本书中，叶芝对爱尔兰民间文学的神怪进行分类，如“群

居精灵”“独居精灵：普卡、红帽妖、报丧女妖”“人鱼”“女巫与仙

医”“巨人”等等，无不囊括爱尔兰延续千年民间文学的主体，清晰呈

现了爱尔兰神话人物之间的谱系脉络。这一创举曾得到王尔德的盛赞，

认为叶芝“具有择出爱尔兰民间文学中最出色、最美妙作品的惊人

本能”。

而这两本书语言在简单与平实的基础上，突出惊险情节与重要人

物内心的深入刻画，使得“人装鬼惩戒他人”“人被妖精诱惑又被自身

欲望摧毁”“轮回中对善与恶的裁决”等故事原型无不渗透着对机智、

勇敢、正直、美好的向往与礼赞，对残忍、贪婪、自私、懦弱的警示

与惩罚。可以说，这些故事比较真实地还原了爱尔兰民间面貌与下层

人民的情绪世界，反映了生命紧紧拥抱生活本质的精神历程，并由此

迸发出对自然与生命的超验，构成复杂的民族精华，其中又暗含娱乐

与教化的双重作用。同时，这些民间故事又保留相对自由活泼的叙事

模式，除以线性时间为基础的传统叙事结构外，也涉及同一故事数次

重复与改写、故事套故事的叙事结构，这让读者印象深刻、回味无穷。

自此，叶芝完成了一项巨大且有趣的文学工程，也为后人提供了

一个如西方古希腊神话般的全景视角，俯视凯尔特神话世界中的种种

玄奇。如此经历也让叶芝本人在随后的文学创作生涯中摆脱了当时英

爱日渐风行的虚假文儒之风，通过更加纯真的笔触构建凯尔特的民族

身份。正如叶芝在其续作序言中写道：“这两本书极为典型地收录了爱

尔兰的民间文学。”故此，本书译者将《爱尔兰农夫童话与民间传说》

与其续作《爱尔兰神话故事》合译为一本，名为《爱尔兰民间神话与

传说》，以期国内读者完美领略爱尔兰民间文学之风姿。

译者才疏学浅，难免有疏漏之处，尚祈各位读者不吝指教。部分

故事已收录于译著《有无之间的游漾——民间传奇》与期刊《视野》；

《读者》《微型小说选刊》《青年博览》《青春岁月》《金故事》等亦曾转

载本书部分译文。

全书翻译分工如下：张敏撰写译者序，翻译第二、三、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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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八、九、十章，约 30万字。柴橚与硕士研究生武闪闪、王
涛、王凯、张跃承担了序言、第一、第十一章等的翻译工作，约 5
万字。

张敏

2020年于兰州大学茸尨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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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一

很久以前，牛津和诺威奇的主教科比特博士曾经感叹英格兰精灵

的离去。在“玛丽女王的时代”，他写道：

汤姆劳动归家来，

西斯挤奶似花开；

欢笑敲起小鼓崽，

舞动脚趾合节拍。

而在如今的詹姆斯时代，精灵们早已一去不返，因为“它们是过

去那个时代的演员”，总是唱着“单调的圣母颂”。不过在爱尔兰，精

灵还是存在的，它们一如既往地给好人发放礼物，给恶人释放瘟疫。

过去，我在斯莱戈郡问过一位老人：“您见过精灵吗？” 这位老人回

答：“真是多得烦人呐。”在都柏林郡的一个小村落，我向一位村妇打

听：“这一带的渔民知道有关人鱼的事情吗？”“当然啦，人鱼总会带来

坏天气，他们讨厌看见人鱼呢。”另外，一位外国船长指着一位我所熟

识的引航员说：“这家伙相信有幽灵。”而这位引航员又指向罗西斯的

老家，解释道：“我们那儿的每幢房子里都有好多幽灵。”当然了，住

在欧洲德高望重的那位老权威（教皇），即所谓的“时代精神”，他的

声音绝不可能传到爱尔兰这里。虽然垂垂老矣不用多久便会体面地躺

进坟墓，另一位同样德高望重之人自会接替他的位置。不过，他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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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爱尔兰无人知晓。随后，还会有下一个，再下一个。当然了，除了

在城里的报社、课堂、客厅以及卖鳗鱼饼的小吃店里能够听到这些老

家伙的声音，爱尔兰别处哪儿还听得到呢。这些所谓的“时代精神”

到底是不是废物，这还真的不好说。不管怎样，这一类“时代精神”

哪怕成群结队地袭来，也不会改变凯尔特民族分毫。威尔士的格拉尔

德①曾在爱尔兰游历，他发现爱尔兰西部岛民颇似异教徒。如今的一位

神父也向来自因尼斯特岛的一位家伙求证：“爱尔兰到底有多少位神灵

啊？”得到的回答却是：“辽远旷阔的海岛只住着一位神灵。”听闻此

言，神父与七百年前格拉尔德的反应如出一辙，惊恐地举起双手。这

里，我没有责怪这位回答者的意思，相信“众神论”终归好于“无神

论”或者“一神论”。不过，这位岛民多少有些多愁善感、不切实际，

无法跟得上 19世纪的步伐。但是任凭时光的流转，凯尔特人，他们的
环状巨石以及历史悠久的石柱都无法改变分毫。事实上，世间又有谁

会真的改变呢？纵有再多的无神论者、智者、教授，他们中的大多数

人依旧不愿参加十三人的晚宴，或者让别人递盐，抑或从梯子下走过，

又或者遇到晃动着花尾巴的单只喜鹊。当然了，领会上帝教义的子民

自会对此嗤之以鼻。可即便是一位见多识广的报社记者，假如诱骗他

午夜去墓地，他同样多少有些恐惧，害怕遇见鬼，这是因为我们人类

大都是幻想家，对于凯尔特人来说，他们更是不折不扣的想象者。

需要注意，即便在爱尔兰鬼神之说盛行的西部村落，作为一名陌

生人，你也不大容易打听到有关鬼怪与精灵的传说。你须多花点心思，

不光要跟孩子、老人交交朋友，也要与那些虚度光阴的闲人打打交道，

当然了，更不要忘记与那些时日无多，保不准哪天一命呜呼的人聊一

聊。老婆婆们知道的最多了，可她们不大乐意开口，因为精灵是神秘

莫测的，而且非常讨厌被人谈论。不是有很多老婆婆差点被关进坟墓

里或者被精灵下咒打晕的故事吗？

①译者注：威尔士的格拉尔德（1146—1223），布雷肯郡的坎布罗-诺曼大
主教，历史学家。作为国王和两位大主教的御用书记员，他四处游历，著述广

泛。他在法国学习和教学，多次访问罗马并与教皇会面。其众多作品流传至今。

005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一旦到了海上，渔网一抛，烟斗一点，伴随着船只吱吱嘎嘎的摇

晃声，满脑子鬼啊神啊的老头子们自然放心大胆地聊起精灵来了。万

圣节也是获得此类传说的绝佳机会。另外，过去为逝者守灵的夜里也

能听到此类故事。可惜，现在的神父们已经反对守灵的传统了。

根据爱尔兰教区的调查记录，以前到了晚上，说书人常常聚在一

起比故事，要是谁说的版本与众不同，其他说书人都要背出自己的，

并请大家投票表决。故事版本不同的那个人不得不听从结果。通过这

样的方式，爱尔兰的故事才会精准地代代相传。甚至到了 19世纪的早
些年，竞相传颂的迪尔德丽长篇故事①与远在皇家都柏林学会珍藏的最

古老的手稿一字不差。两者虽有一处不同，错误的一方明显在于手稿，

因为当时的记录人漏抄了一段。不过，这种准确性只存在于民间传说

与吟游诗里，关于精灵的传奇常常会根据邻近村子或者各地能够通灵

的人名进行改编。另外，爱尔兰每个郡通常住着某个特殊的家族或者

某些特别之人，他们是一批公认受到幽灵庇佑或者折磨的家伙，譬如

住在戈尔韦郡哈克特城堡的哈克特一家，听说他们的祖先之一就是精

灵，又或者住在斯莱戈郡丽莎德尔的约翰·欧·戴利，他所创作的诗

歌《艾琳·阿隆》竟遭到苏格兰人剽窃，改名为《罗宾·阿黛尔》，随

后又被亨德尔②借用。当时，后者的清唱剧还没有写出来呢③，当然了，

这还要包括他的那部《凯里郡的奥多纳休》④。可以说，此类传说大都

围绕上文提及的人物进行创作，有时候又不惜换掉故事中的主角。诗

①译者注：迪尔德丽是爱尔兰传奇中最重要的悲剧女主人公，也是现代西
方最著名的爱尔兰人物形象。她经常被称为“悲伤的迪尔德丽”。她的故事是基

督教在爱尔兰传播之前，凯尔特神话阿尔斯特故事集的一部分。

②译者注：乔治·弗里德里希·亨德尔（1685—1759），德国出生的英国作
曲家，被广泛认为是巴罗克时期最伟大的音乐大师之一，也是英国最重要的古

典作曲家之一。主要作品包括《弥赛亚》《萨拉班德》《水上音乐》等。

③乔治·弗里德里希·亨德尔曾经在都柏林居住过一阵子，那里的居民应
该听过这部清唱剧。

④译者注：奥多纳休为爱尔兰本土10世纪常用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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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更易纳入传说，因为在爱尔兰，诗歌素与魔法密不可分。

这些民间故事情节简单、充满乐感，因为它们恰恰属于这样一个

文学层面。数百年来，这些故事讲述的是爱尔兰人生活当中一成不变

的话题，诸如降生、爱情、痛苦、死亡。爱尔兰人把生活中的一切写

入民间传奇，对他们来讲，世间的万物都是一种神秘的象征。自然，

这些故事也囊括了人类自降生所需习得的一切。虽然，城里人拥有乏

味、昂贵的机器，可生活却平淡无奇。城里人常常坐在壁炉边，思摸

漫漫人生当中的种种插曲。不过，我们无暇体会，因为人生的故事实

在太多，再宽广的胸怀也无法全部容纳。据说，这世上最能言善辩的

是阿拉伯人，他们只有贫瘠的沙漠和艳阳肆虐的天空，不过他们还有

一则谚语：“世间的智慧仅降临在三种人身上：中国人的手、德国人的

脑和阿拉伯人的舌。”在我看来，这正是生命质朴的意义，这也是当今

诗人疯狂追求它的原因，这种质朴不论花费多大的代价也无法求得。

在我熟识的说书人当中，最出名也最有个性的一位要数帕蒂·弗

林。他是位身材短小、两眼有神的小老头，一人居住在B村一间漏雨
的房子里。按照他自个儿的话讲：“这儿可是斯莱戈郡最神秘，精灵最

多的地方了。”不过，大多数人还是认为德拉姆海尔或者德拉姆克利夫

才能担起如此盛名。帕蒂可是个虔诚的怪老头！要是他碰巧从幽默的

故事讲起未曾涉及精灵的话，你大可趁机打量他怪异的外表和乱蓬蓬

的头发，他的虔诚模样可真奇怪！现在，他讲的是圣科伦巴①与母亲的

对话：“母亲，今天过得怎么样啊？”“太糟糕了！”“那祝你明天过

得更糟。”第二天，圣人又问：“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啊，母亲？”“更

糟糕啦！” “那祝你明天还要糟糕。” 第三天，“母亲，今天怎么样

呢？”“感谢上帝，可算好些了。”“那祝你明天过得更好。”帕蒂会

告诉你，圣科伦巴的讲话看似不孝，实则宽慰人心。接着，他很可能

进入心爱的话题：末日的审判者在奖励好人或者把恶人丢进烈火中的

时候，脸上总是挂着一种忧郁且超然的微笑。这种微笑会让帕蒂倍感

①译者注：圣科伦巴，十二使徒之一，是一位在爱尔兰传播基督教的本土
传教士。

007



欣慰，自己也会欢乐得看起来超凡脱俗。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

正给自己煮蘑菇吃。第二次他在篱笆下睡觉，睡梦中还带着甜甜的微

笑。虽然帕蒂已经老得满脸皱纹，可是那双嵌在重重皱纹中犹如狡兔

的眼睛所闪现的灵活与快乐亦不属于一成不变的凡间。当然了，笑眯

眯的眼神中也透着一丝忧郁，这可是快乐的组成部分，是纯粹的本性

和所有动物天生具备的梦幻般的忧郁。此外，年迈、古怪、失聪的他

经常遭到孩子们的戏弄。

曾经，帕蒂说他拥有看见精灵与灵魂的超凡能力，事实未必这样。

一天，我们正在谈论报丧女妖①，他说：“我见到过，就在水边，它还

用爪子‘拍打’河水呢。”他显然暗示这些精灵曾骚扰过他。

即便在爱尔兰神鬼传说盛行的西部村落也不无怀疑之人。在一个

清晨，我巧遇一位在一块小得如手帕大小的地里捆着玉米的怀疑者。

他与帕蒂·弗林截然不同，脸上的每道皱纹都显得疑心重重，另外他

还出过远门！一只胳膊上大约一英尺长莫霍克印第安人的文身便可证

明这点。邻近的一位牧师对他摇头，借用托马斯·艾肯皮斯②的话说：

“这些出过远门的人回来少有虔诚的。”果不其然，我跟这位怀疑者一

提起鬼魂，他便说：“这世上根本没有幽灵，不过，精灵还是存在的。

恶魔从天堂坠落时，把这些懦弱的家伙带下来了，扔进了蛮荒之地，

这就是精灵的来历。不过现在，它们越来越少了，因为寿命无多，你

知道的，它们要回去啦。但是鬼魂，没这回事！告诉你还有什么我不

①译者注：“banshee”（报丧女妖）在爱尔兰盖尔语中被称为“bean sidhe”，
意思是“拥有超能力的女人”。她们是裸露牙齿、眼睛通红、一个鼻孔，脚部生

有青蛙蹼的雌性妖怪。她不会做什么大奸大恶的事情，她的眼睛红肿是因为知

道有人死了所以才哭至红肿的。但是人类以为她的存在代表不吉利，固对她心

存恐惧。Banshee只针对五个主要家族：奥尼尔、奥布莱恩、奥康诺、奥格拉迪
斯、卡瓦奈（the O’Neills, the O’Briens, the O’Connors, the O’Gradys, the Ka⁃
vanaghs），以及与这五个家族有联姻关系的其他家族。

②译者注：他是中世纪后期的德国与荷兰教士，著有《模仿耶稣基督》，此
书是当时最受欢迎、最著名的基督教书籍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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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的吧，那就是炼狱。”他压低声音，继续说道：“这些都是编造出

来的，只是为了让牧师和教士有事儿可做罢了。”说完，这位充满启蒙

精神的“智者”又继续捆起了玉米。

在我们看来，爱尔兰民间故事的收集者都有一个显著的优点，不

过在别人的眼里或许是个显著的缺点，那就是他们的作品更贴近文学

而非科学，所讲述的是爱尔兰民间故事而非人类原始的宗教，抑或是

民俗学家竞相研究的玩意。要是做科学的话，难免会把所有故事罗列

出来，再如同食品清单那样，精灵国王一项，精灵女王一项。显然，

他们并没有那样做，而是记录了人民的声音，把握住生活的脉搏，每

位作者所记录的是自己所在时代最为关注的事物。首先，托马斯·克

罗夫顿·克罗克①和塞缪尔·洛弗②出于对爱尔兰精灵的粗浅理解，用

幽默的眼光看待一切。作为当时爱尔兰文学的主要作家，由于政治原

因忽视民众阶层，将乡间传说比作幽默者的世外桃源③，对民间的激

情、阴暗与悲剧一无所知。他们的做法并非是错，不过将有关船员、

车夫和仆人的故事七拼八凑，夸大为整个凯尔特民族的传奇，创造出

千篇一律的爱尔兰形象。如今，这些作品被 1948年饥荒时代的爱尔兰
作家戳破，他们的作品充满了一种悠闲的特权阶层所具有的热情与浅

薄。随后，克罗克的作品中美轮美奂的场景表现出一种触动人心的世

外之美。至于农民出身的威廉·卡尔顿④，我只能收集他的几篇最为简

①译者注：托马斯·克罗夫顿·克罗克（1798—1854），爱尔兰古文物研究
者，一生致力于收集古老的爱尔兰诗歌与民间传说，先后出版过五部著作，并

协助成立珀西出版社与卡姆登出版社。他与妻子二人专门研究爱尔兰送葬的习

俗，尤其是对爱尔兰语言中恸哭死者以及相应传统的研究，称得上是最早也是

最权威的文献资料。

②译者注：塞缪尔·洛弗（1797—1868），爱尔兰词曲作家、小说家、肖像
画家。他是维克多·赫伯特的祖父。

③译者注：自欧洲文艺复兴伊始，“Arcadia”被视为未受世间污浊、和谐美
好的世外桃源。

④译者注：威廉·卡尔顿（1794—1869），爱尔兰作家、小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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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的故事，特别是在他的鬼怪故事中，虽不无幽默，却有着一种更加

严谨的态度。接下来的是帕特里·克肯尼迪①，这位都柏林的老书商似

乎对民间传说深信不疑，虽无很高的天分，可他的记录却精准无比，

总能运用爱尔兰当地说书人所采用的词语。克罗克之后，最畅销的民

间传说莫过于王尔德夫人②的《爱尔兰古代传说集》。书中，幽默的口

吻完全被痛苦与温柔替代。我们能够听到凯尔特人的心声，他们在忍

受多年的迫害后学会了如何去爱，如何用梦境缓解苦楚，并在黄昏时

分聆听精灵的歌谣，拷问灵魂，思索死亡。这就是凯尔特人，做着梦

的凯尔特人。

另外还有两位重要作家，利蒂希娅·麦克林托克小姐③和道格拉

斯·海德先生④，他们的作品未曾以图书的形式出版。麦克林托克小姐

用阿尔斯特省的半苏格兰方言写作，文笔精准优美；道格拉斯先生目

前正整理大量的盖尔语民间故事，这些故事大多根据罗斯康芒和戈尔

韦地区的盖尔语故事人的口述，逐字逐句记录下来的。他或许是爱尔

兰民间传说记录者当中最值得信任的一位了。此外，他还十分了解爱

尔兰人民，别人只能看得到爱尔兰生活的表象，他却通晓其中所有的

要义。其创作既不风趣也不哀伤又注重生活的描写，我希望他能够将

收集到的民间故事改编成民谣，因为他是沃尔什和卡拉南学派最后一

代的民谣作家了，这个学派创作的民谣似乎散发着泥炭的烟火味道。

①译者注：帕特里·克肯尼迪（1801—1873），笔名帕特里克·惠特尼，爱
尔兰作家，专注爱尔兰民间传奇以及历史奇闻逸事等方面的创作，定期资助都

柏林大学学报。

② 译者注：王尔德夫人（1821—1896），原名简·弗朗西丝卡·阿格尼斯，
爱尔兰诗人，是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的支持者。

③ 译者注：利蒂希娅·麦克林托克，生平不详，唯有两篇短篇佳作收入

本书。

④译者注：道格拉斯·海德（1860—1949），爱尔兰语学者，爱尔兰首任总
统（1938—1945），曾为盖尔语复兴时期重要领导人，是当时爱尔兰地区具有最
大文化影响力的盖尔语联盟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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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让我想起一种畅销的小册子，它们由商贩沿街叫卖，经常被搁在农

家的橱柜里，被泥炭的烟火熏得发黄。你无法在英国的城市图书馆中

找到它们的身影。《王室神话故事集》《爱尔兰神话故事集》和《小精

灵传说》，这些才是爱尔兰人民的神话文学。

本书还收录了几首有关精灵的诗歌。相比英格兰的精灵诗歌，它

们更富有苏格兰诗歌的风韵。很多时候，英格兰神话当中的精灵大都

是凡人精心打扮的，因此，没人会相信诸如此类的故事，它们好似来

自法国普罗旺斯浪漫且虚无的泡沫，无人买账。

如果说我对本书做出怎样的贡献话，无非是倾尽全力让这本薄薄

的小册子囊括了爱尔兰民间信仰中所有的精灵种类。读者或许奇怪，

为什么我在书中的所有注释里，都不曾尝试用理性解读哪怕是一只炉

台精灵①。那么下面，请允许我用苏格拉底的对话来解释原因吧。②

斐德洛：苏格拉底，我想知道，北风之神玻瑞阿斯③正是从这条伊

利索斯的河畔掳走希腊公主俄里蒂亚的吗？

苏格拉底：从前是这么讲的。

斐德洛：这里是确切的事发之地吗？此处小溪清澈透亮，我能想

象少女们在此嬉戏的场景。

苏格拉底：我认为此地不太确切，而是距我们四分之一英里之遥

的河下游，河的对面正是月亮与狩猎女神阿尔特弥斯的神庙，我想在

那儿还应有座波利斯祭坛。

斐德洛：记不清啦，不过请您告诉我，您相信这个神话吗？

苏格拉底：智者总是对世间万物持有怀疑，如果像他们一样，我

自然也不例外。这里，我或许有个合理的解释：俄里蒂亚正与毒泉女

神法玛西亚玩耍，一阵狂风由北吹来，将她刮倒在附近的山石上，一

①译者注：妖精的一种，是棕仙（传说中夜间帮助做家务的小精灵）的近
亲，但更喜爱恶作剧。

②引自《斐德洛寓言》，乔伊特英译，克拉伦敦出版社。
③译者注：玻瑞阿斯为希腊神话北风之神，对俄里蒂亚求爱不成，便趁她

在伊利索斯河畔玩耍时，将其掳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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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呜呼，尽管如此，还是说成被北风之神玻瑞阿斯带走的故事。不过，

关于事发地，人们说法不一。在另一个版本的故事中，据说她是在阿

勒奥珀格斯山①被掳走的，而不在这里。我个人认为这些寓言故事写得

极好，不过，创作这些故事之人却不值得羡慕，因为他们要劳心劳力，

不仅要把故事写得别出心裁，并且一旦开始创作，还得解释半人马、

吐火兽②、蛇发女妖③、飞马等等神鬼之物。假如作者自己也怀疑这些

神鬼之物，还得按照它们是否存在的可能性逐一删减，这将耗去所有

的精力。因此，我可没有时间回答这样的问题。你想知道为什么吗？

正如阿波罗神谕所言，首先要认识我自己，当我对自己都懵懂无知的

时候，思考与我无关的事情是极其可笑的。于是，我对这所有的一切

都说再见，常识对我来说就已足够啦。正如方才所讲，我无意搞清楚

此事，只在乎我自己。事实上，作为一种生物，我难道不比一切妖魔

之父提丰更为复杂、更加充满激情？又或者不是一个更加精致、更为

纯净的生命接受自然所赋予神圣与谦逊的命运？

请允许我感谢麦克米兰出版社的各位同仁以及《贝尔格莱维亚杂

志》《全年周刊》和《每月信息》的各位编辑，他们允许我引用帕特里

克·肯尼迪④的《爱尔兰的凯尔特传说》以及利蒂希娅·麦克林托克小

姐的文章；感谢王尔德夫人，她同意我任意摘引她的《爱尔兰古代传

说集》（沃德、唐尼出版社）中的内容；还要感谢道格拉斯·海德先生

贡献三篇尚未出版的故事，并在许多方面提供有益且宝贵的意见。感

谢威廉·阿林厄姆⑤先生以及其他诗歌的版权所有者。阿林厄姆先生的

①译者注：希腊雅典一小丘。
②译者注：希腊神话中一种狮身羊头蛇尾的吐火怪物。
③译者注：希腊神话中，蛇发女妖三姐妹的两位姐姐名为斯忒诺与欧律阿

勒，而最小的蛇发女妖正是美杜莎，她被宙斯之子半神的珀尔修斯杀死。

④译者注：帕特里克·肯尼迪（1801—1873），爱尔兰民俗学者，作为一位
书商，他以收集爱尔兰民间故事闻名。

⑤ 译者注：威廉·阿林厄姆（1824—1889），爱尔兰诗人、日记作者、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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